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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月 23日，是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建州70周年的纪念日。当地的州庆
纪念活动将持续至4月的傣历新年泼水
节。70年来，西双版纳已经从“蛮荒之
地”变为美丽家园、旅游胜地，从一穷二
白、封闭落后变为“水陆空铁”立体交通
网络，绘就了一幅壮美画卷。神奇傣乡
的美丽嬗变，不由让当地各族人民怀念
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1961年4月13日—15日，在西双版
纳建州8周年之际，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
到美丽神奇的西双版纳首府允景洪，与
边疆各族人民共同欢庆一年一度的傣历
新年泼水节，为这片勐巴拉娜西的神奇
之地，留下三天永世铭记的辉煌印迹。

情深深，意暖暖。三天很短，短得有
些匆忙。三日漫长，长得让人一生难忘。

当年的西双版纳，有一种“富饶的
贫困”之感。土地肥沃，森林莽莽，文化
落后，交通闭塞。一条千年奔涌的澜沧
江，隔开了江北与江南，也阻隔了文明
与通畅。

周恩来总理，怀揣党中央、国务院
的关怀和期望，从北京热情奔向傣乡。
乘飞机刚抵达思茅（今普洱），便风尘仆
仆改乘汽车向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进
发。景洪澜沧江大桥尚在建设之中，周
总理只能乘坐渡船过江。

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到来，让允景洪
这座黎明之城顿时沸腾了。人们奔走相
告，扶老携幼，穿上节日盛装，怀抱糯占
芭（缅桂花）、鸡蛋花、凤凰花等各种花
卉，拥向街道、拥向码头、拥向赶摆场，
拥向能一睹总理英姿风采的地方。

四月的允景洪，热浪袭人。正是凤
凰花遍地盛开的季节。热的江岸，奔放
激情。冷的江水，掀起波浪。澜沧江畔云
蒸霞蔚的凤凰花，聚成一道绝美的风
景，让江水倒映成一片鲜红的色彩流
淌。挺立的花树，相映成趣，以火热的激
情，伸向天空，闪出耀眼的光芒，遒枝不
离不弃依偎澜沧江，用自己的身影，点
缀寂寞的江水。

飞鸟、崖石、翠竹，蓝天、白云、霞
光，都在用温情的眼神，凝视碧绿透红
的江水，彰显高远与空旷，与飘游的云
彩谱写悦耳乐章。

亘古奔流的澜沧江，从遥远的唐古
拉山闯进傣乡，选择凤凰花作为自己在
江岸的伙伴，把一片片鲜红，作为迎风
摇曳的品格形象。这是江的智慧，这是
水的依恋，这是浪的吟唱。有凤凰花的
点缀，澜沧江就有了明媚的色彩与春
光。满树的鲜红与艳丽，成就凤凰树，绽
放希望。澜沧江有了凤凰花的容颜，傣
乡有了靓丽的底色，盎然的生机，高悬
江岸枝上。凤凰花让江岸怒放成满目的

风景，这是它独有的情怀，装饰了春，点
燃了夏，映衬了江，唤醒了浪，把热闹、
喜庆、吉祥、期冀举得高昂。向着敬爱的
周总理，展露火热的胸膛，热了江岸，醉
了人群，乐了傣乡。有了凤凰花的陪伴，
一路奔腾的澜沧江不再空虚和疲惫，江
水在傣乡穿行 188公里，始终有凤凰花
的陪伴。耀眼的红，是它亮出的招牌。

枝丫遒劲，是它舒展的臂膀。它用
躯体托起春光，托起希望。一树凤凰花，
一片鲜艳，染红天、染红地、染红江水、
染红傣乡的幸福安康。

在火红的凤凰花陪伴下，周恩来总
理兴致勃勃地换上傣族服装，一副傣族
波涛（大爷）的打扮：头裹包头布，身穿
圆领对襟八角纽扣服，面带微笑，满脸
慈祥。浓浓的眉毛，彰显刚毅、睿智和慈
祥。只见总理手持银盆，将盆中清泉轻
轻洒向人群四方。时不时还手舞足蹈，
跳起傣家人的传统舞蹈“依拉贺”，身姿
轻盈，与各族儿女泼水共欢。

情深深，意暖暖。三天很短，匆匆忙
忙。短得让人们来不及仔细看看总理的
模样。火红的凤凰花才刚刚绽放，被吉
祥的幸福之水泼湿的衣服还舍不得晾
干。偏僻的山野村寨还未知道这令人欣
喜若狂的喜讯。刚栽下的橡胶树苗，正

期待着阳光雨露肥料的滋养。周恩来总
理与缅甸总理会晤的余音仍萦绕会场
……周总理呀，多么想让您多逗留些日
子，听听各族儿女倾诉衷肠。

情深深，意暖暖。三天很短，三日漫
长。总理呀，您留给傣乡儿女的音容笑
貌永世难忘。

得天独厚，物华天宝。上苍似乎格
外关照神奇傣乡。

西双版纳畅享着源于孟加拉湾西
南飘来的一片氤氲湿气。吮吸着来自北
部湾蒸腾的一股暖暖气息。总理您掷地
有声的言语，常伴傣乡前行：“地球的北
回归线上，大都是一片沙漠。只有西双
版纳，是北回归线上唯一的一块绿洲。
一定要倍加珍惜！”

总理的教诲，语重心长，恰似绵延
不绝的澜沧江水，将世世代代流淌在各
族人民心坎。

天上之水常洒，雨量充沛; 十二缕
阳光丰富，热能充足。西双版纳天生就
具备高温、湿润、静风的体态气候。

肥沃的土壤因子，造就了这片生机
盎然的绿色躯体，郁郁葱葱。

从那时起，人们便赐予傣乡一个响
亮的名头:绿宝石——爱的绿洲。

这里不仅珍藏着阔叶、桫椤、望天
树，还怀拥着降香黄檀、交趾黄檀、大果
紫檀等红木树种，孕育着成千上万亩黄
花梨、红酸枝、铁力木、黑黄檀、沉香、金
丝楠木……一举成为全国珍贵树木的
种质资源库、用材基地、天然博览园，让
人们艳羡不已。

如今，西双版纳已抢占未来珍贵树
木的制高点，定能满足社会对珍贵木材
日益增长的需求。让中国红木市场，不
再只盯着境外望穿秋水、等米下锅，被
人家“卡脖子”。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谁
造谁有。

见缝插针，以点连线，以线带面。这
是正在傣乡发生的故事。

以城镇园区绿化、道路河流绿化、
农村四旁种植、荒山荒地种植、茶园生
态恢复建设、低质胶园改造六种模式为
抓手，有效带动了当地各民族兄弟姐妹
脱贫致富。他们把这赞誉为“绿色银
行”，深远悠长，庇佑子子孙孙，为后辈
储福，远方大有希望。

遍布城乡的珍贵树木，已成为傣乡
大地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

岁月变迁的记忆，雨林藏着亘古时
光。彩蝶嬗变在大美傣乡。

报告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西双版纳
正憧憬逐梦的美丽。梦会开花，开花即
梦，用自治州成立 70年的辉煌成绩，报
答您当年的教诲与希望。

春天来了，我们一行 4人决定驱车
到昆明北郊的深山老箐去踏青赏花。我
们想到的是盘龙区滇源镇大哨村那成规
模的人工青松林带和大树杜鹃花、高山
矮杜鹃花。

我们驾车驶出北市区，沿着松华坝
弯弯拐拐的林间洁净的水泥公路蜿蜒而
行。一路上，我们一行谈笑风生，所谈最
多的还是花事。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的车
进入了大哨村地界。这儿出现了一个人
工青松林群落的世界：一山山，一坡坡，
一片片，一层层，一组组，这些青松笔直
地、有序地站立成林，诗意盎然，就像油
画大师笔下的一幅幅杰作。这些青松林，
每一片、每一组之间，被长满高山矮杜鹃
花、蕨类植物和林间小路隔开，成块地被
切割成一方方景致，秩序井然，别有一番
韵味。

景致看得正在兴致头上，同行的老
李手机响了，是他的山民朋友王锁德打
来的，问我们到哪里了？说起王锁德，老
李介绍说：“我与这位山民朋友的相识，
说来是一段佳话。10多年前，我和朋友到
大哨村看花，在漫山遍野的青松林和野
杜鹃花海中迷了路，正纳闷间，山路上碰
到一对山民父子俩，我向父亲问路，他
问：‘你们是来做什么的？’我说我们是从
昆明城里专门来看杜鹃花的。山民说：

‘这里的杜鹃花有啥看头？哪有我家大洞
的好看？要不我父子俩带你们去看一回？
’我们很想去，无奈天色已晚，时间来不
及了。我只好随手掏出名片递给他说：

‘这样吧，我们交个朋友！我的联系方式
在这张纸片上了，等到明年春来杜鹃花
盛开时，请您给我打个电话，我一定带朋
友们来看花！’山里汉子答应了。他说他叫
王锁德，这是读小学一年级时老师给他
起的名，意思是叫他从入校第一天起就
要像一把锁一样锁住做人的德行，他一
直记住了老师的这个教导。临别时，王锁
德再三叮嘱：‘记着，我们村外那道老箐
里的杜鹃花惊蛰就开了，到那花开得最
热闹时我就打电话给你！’第二年春天，
我已把到大洞小村去看杜鹃花这件事给
忘了，没想到有一日我突然接到王锁德
的电话，他说他们那里山沟老箐里的大
红花（当地人对大树杜鹃或映山红或马
缨花的称呼）开得太热闹了，赶紧来看
吧！我感动之极，想到当今还有如此守信
重义之人，太难得了！不愧是‘锁德’啊！”

一来二往老李和王锁德便成了好朋
友，每回进山看花，他都要买点城里的糕
点什么的带去。每次看花事毕，王锁德就
要拔些萝卜、大白菜、洋芋等塞进他车子
的后备箱里。偶尔王锁德进城，老李总是
要留他到饭馆里吃顿饭，以尽地主之谊。

当我们的车来到大洞村民小组外的
山坡路段时，见到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
正在放羊，他和老李笑着打招呼，说他爹
已在等我们了。老李告诉我们，这小伙子
就是王锁德的儿子，就是他们第一次相
遇时王锁德身边的那个小男孩，而今已
快大专毕业了，这几个月学校因疫情放
假，他就回家帮家里放羊了。

拐了一个弯，下了一道坡梁子，便到
了王锁德家门外。我们看到，在他家旁的
一块平坦的场子上，安了许多健身器材，
问王锁德才知道，这里只有 26户人家
110多人的村民小组，政府不仅给他们
通了电、通了网、通了自来水、通了水泥
路，还给他们安装了健身器材，这是社会
主义新农村发展和建设的成果哩！还没
有问花事，我们先问了村里的一些农事。
这个村民小组农户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养
羊和养牛，农户们种的一丘丘青稞，就是
用来割麦苗作为青饲料喂牛羊的。大洞
小村无史籍可考，村民大多数是明清以
后避战乱零星从外地搬迁来的，其中还
有10来户沐英后裔哩！大洞只是喀斯特
地貌中一个普通的落水洞，几十年的雨
水冲刷，大量的泥土填入洞中，而今已经
被填满了，如今，大洞的看点也就只有深
山老箐里那些珍藏着的“花事”了！

王锁德家夫妇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艰苦劳作几十年，硬是年年靠养二三十
只羊和种大洋芋、大萝卜、大白菜维持生
计，供儿子上到大学，现在还建起了一座
二层楼的独栋乡村别墅，真不容易！新房
是建起来了，但还只是一个框架摆在他
家的地基上，尚缺 10来万元的装修经
费。王锁德不着急，他说等今年农村信用
社的小额贷款批下来，就可以完工住上
新楼房了。老李告诉他，在新楼里辟出两
间做民宿客房，每年大红花开得热闹期
间，你们就会有一些旅游收入帮补家用
了。他还为其出谋划策，说那所老房子也
别拆，做民宿多好，我们来都更喜欢住那
样的原生态房哩！

该去看花了。从王锁德家出发，我们
顺着山箐往下走了约莫两公里的山路，
便看到怒放在山箐两侧峭崖陡坎上的一
树树怒放如燃的大树杜鹃花了，一簇簇，
一枝枝，大朵大朵，大片大片，姹紫嫣红，
花团锦簇，令人激动不已，惊叹不已！我
们的脚下本没有路，有的只是荆棘树枝
和藤蔓。我们只好一只手拉着树枝或草
茎，一只手握着手机，一个劲地往杜鹃花
开得热闹的花树旁靠过去，然后从高低、
前后、左右选择角度，一阵狂拍！远处，王
锁德见我们如痴如醉，也微笑着，打心眼
里高兴！他还不时低头采一些鲜嫩的蕨
菜，准备让我们带回去尝鲜。

看完大树杜鹃，我们又在王锁德的
带领下，驱车四五公里，来到一片青松林
之间的山坡上。这里简直就是高山矮杜
鹃花的世界：花的山，花的海，花的坡，花
的谷，花的波，花的潮！

这些高山矮杜鹃花，生长在海拔
2300多米的大山包上，气温常年都处于
14摄氏度，也就是说，这里永远是初春
的气候和常温。这些高山矮化杜鹃花的
花瓣上纤尘不染，花蕊上长满了绒绒的
粉状毛丝，晶莹剔透，银光闪闪，金光灿
灿，绚丽多彩，恍如仙葩。高山矮杜鹃，是
一种高贵的花，圣洁的花，山风轻拂，像
一双双无形的玉指梳理着馨香馥郁的花
瓣。蜜蜂鸣唱着在花间纵横，那薄薄的翅
膀仿佛在舞动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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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歇场遇见一生一世（组诗）
子空

云南澜沧江糯扎渡大歇场，因旧时马帮常在此歇脚而得名。据说，在大歇场的爱情湖边住着一位女人，她

爱上了一个马帮汉子。在战乱年代，马帮汉子最后一次走上茶马古道以后，便再无消息。从此，美丽贤惠的她

为马帮汉子独守空房数十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然相信他还会回来！后人为了纪念这种忠贞的爱情，

在海拔1314米的爱情湖边刻下了“一生一世”！大歇场也在“乡村振兴”中被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打造成了独

具魅力的文化旅游景点。

——题记

我家楼下，是一间挨一间不大不
小的商铺。前来租铺面经营的商家，像
是预先有过约定，家家经营的都是特
色美食。每天上午10点过后，呼吸进嘴
巴的空气中都夹杂着哈尼豆豉和彝家
煎鱼等的香味，算得上是蒙自的美食
一条街。

开饭店的有外省远道而来和本
地的汉族，有红河本州慕名前来的哈
尼族、彝族，还有蒙自本地的苗族、傣
族……具体有多少种民族，我未细究。
在我眼里，这里实际上也是民族团结
一条街。

这些美食店顶部挂招牌的仅有50
厘米高的矮墙，就是我家后阳台的外
围墙。我家的阳台细而长，没有围栏，
缺少窗户。站在阳台上往下俯瞰，或者
扶着外围墙把脑袋往外尽力伸出，便
能对楼下饭店门前的情况一览无余，
甚至饭店里的情况也可窥见一二。

我每天无事时会拉开后阳台的
门，静静地站在阳台上，或浏览远处的
诱人景致，或欣赏街道上形形色色的
路人，或尽兴一睹楼下开饭店的老板
如何操持饮食生意，把操着各地各种
口音的各民族客人留住，并让客人乘
兴而来，满意而去。

每天下午5点过后，是客人来美食
一条街小聚和就餐的高峰期。但见开
饭店的老板一个个站在自家饭店门
口，招揽食客。有四五个年轻人慢腾腾
地一路晃晃悠悠而来，眼睛不住地扫
视饭店招牌和饭店内情况。开彝家饭
店的老板笑脸相迎，十分客气地问：

“几位，想品尝什么味道？”其中一个姑
娘说：“我们想尝尝哈尼蘸水鸡。”彝家
老板说：“有，有，有，前面那家就是哈
尼人开的，哈尼蘸水鸡是他们的招牌
菜。”说着，引导几位客人，走到哈尼人
开的饭店门前，朝里喊：“哈尼阿哥，哈

尼阿哥，有客人要尝尝哈尼蘸水鸡？”
哈尼老板从里间赶忙出来，冲几位年
轻人笑笑说：“请，请，请。”客人进门
时，哈尼老板不忘向引客人来就餐的
彝家老板道一声：“谢谢彝家阿弟！”几
位年轻人找到中意的吃处，也连声向
彝家老板道谢。

以往，总是听人说“同行是冤家”。
我眼前活生生的事实，完全颠覆了这
个认知。

没有客人的时候，开饭店的老板
在门外相互遇见，会打声招呼：“阿哥，
今天有几桌客人？”对方就毫不隐瞒地
说，有多少多少桌。然后，从衣袋里掏
出一包烟，在手上轻轻敲几下，梭出一
支递给对方：“来，咂支烟。”对方立即
动作麻利地也取出自己兜里的香烟，
递过来说：“咂我的，咂我的。”对方又
谦让说：“还是咂我的，都一样。”他们
之间敬了烟，再“啪”一声摁下打火机
开关，一股火苗从打火机嘴里蹿出，伸
过去给对方把叼在嘴上的纸烟点燃。
两个老板吸着烟，聊着天，很受用。

我楼下还有家河南人经营的包子
铺，铺子面积可以用“袖珍”二字来形
容，而从桌面上一层一层码到天花板
的蒸笼里装满的包子、馒头、花卷……
却让夫妻俩每天从天刚蒙蒙亮，一直
挥汗如雨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有时我
楼下开饭店的哈尼老板从包子铺门前
路过，包子铺里的夫妻俩见了，会亲切
地喊：“吃包子，哈尼阿哥？”话音刚落，
热气腾腾的包子已经递到哈尼阿哥面
前，不接都不行。

一天傍晚，我和妻子正在吃晚饭，
忽然间闯进来几个客人，不好意思让
客人眼巴巴看着我们津津有味吃这吃
那，也不好意思用我们的残羹剩饭敷
衍客人，就得张罗几盘像样的菜肴。可
是，我们夫妻俩小锅小灶，又没什么准

备，一下子怎么能拿得出几个像样的
菜肴呢？为难之时，一股干辣椒爆炒哈
尼腊肉的香味从楼下向上氤氲，并通
过我家的后窗钻入客厅，灌入我的鼻
腔。我灵机一动，办法已经主动来敲门
了，叫妻子先准备酒杯，给客人倒酒，
我跑到阳台上冲楼下喊：“哈尼兄弟！
哈尼兄弟……”饭店里的哈尼老板出
来了，我向他点了几个哈尼特色菜。炒
好后，我在后阳台上用一根竹竿，竹竿
头上拴个竹箩，放到楼下把一盘一盘
冒着热气的炒菜吊上来。楼下的人见
了，一个个会心地笑了起来。我家里的
来客，也开心得合不拢嘴。有客人说我
是就地就近取材。也有客人一脸诡谲
地望着我，明知故问，故意逗我说：“楼
下的饭店是你开的？”我“嘿，嘿，嘿”笑
着说：“差不多吧！”

有时上苍未来得及关照我，天亮
起床后小雨便飘飘洒洒下个不停，走
出小区去米线店吃早餐、按惯例出去
走路锻炼身体都不方便。肚子该进食
了，我脑子里顿时跳出“包子铺”三个
字。于是，我打着雨伞，打开后阳台门，
用长竹竿把装有零钱的竹箩吊到楼下
的包子铺门前，在空中边摇晃边喊：

“老板，买包子！”老板闻声，放下手中
的事，忙过几步来，把头抬得老高，伸
长脖子四处寻我。看到我傻站在阳台
上，立即问：“阿哥，要啥馅的？几个？”

我说清我的需求，他把我的竹箩
解下，提进铺子，将包子用食品袋封好
放在竹箩里，把该找补的钱找补好，在
我竹竿头上拴稳竹箩，我把包子和剩
余的钱吊上来。完事了，我不忘说声

“谢谢”。河南老板仰头看我一眼说：
“谢啥嘛！”转身忙他的去了。

开饭店也好，卖包子、买包子也
罢，同在屋檐下，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
亲密无间，共同享受美好的生活。

同在屋檐下
王印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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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奇

边八哥

一个女人，一山诗意

因为你，因为我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
已经叫一生一世了
大山深处的大歇场越来越迷人了
仿佛人间草木都有了一生一世的执念

诗人来了，写下一生一世
云来了，风来了，鸟来了
带回了一生一世
相爱的人来了，忏悔的人来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生一世了

你是否梦见了大歇场

很多年了，很多年了
枯树不见了，满山又绿了
绿色的树叶下，亲人越来越多了
爱情湖的歌声，传到澜沧江了

野山药使劲往土里钻了，竹笋破土而出了
风把彩云带来了，鸟在树上找伴了
橄榄越来越甜了，唱山歌的人越来越多了

马儿不用出远门了
两个轮子的车子进山了
四个轮子的车子进山了
我们的茶叶，我们的咖啡，我们的梦想
已经在飞机上了，已经在高铁上了

蜜蜂继续采花啊
大歇场的草皮街喜气洋洋啊
无人机在大山上拍抖音啊

诗人出现在爱情湖

有爱情的地方，一定有水
那是情人的眼泪

我在爱情湖徘徊
其中一只蝴蝶一定听见了风中的表白
于是把我引向了一朵善良的花
那一朵花一定认出了我，只是不说话

黄昏来临，孤独的人会更加孤独吗
我心事重重，站在海拔1314的黄昏里
注视着爱情湖上的“一生一世”
篝火点燃了大歇场的夜晚
情人的眼睛亮了
那是爱情湖长出的星星

一生爱，一世情

最高的高山啊，不算高
哪有你的个子高
最长的黑夜很长啊，不算长

哪有茶马古道长

很多茶马古道上都有风雨桥
每个人的一生中，也有风雨桥
风雨桥上的风，停了吗
风雨桥上的雨，停了吗

深情的女人沉默了，鸟虫也不说话了
鸟虫不说话了，深情的女人也沉默了

时隔一年365天没有回来，我等你
时隔三年1095天没有回来，我等你
时隔3650天没有回来，我等你
啊，时隔一辈子，你回来了吗

风雨桥上的风，停了吗
风雨桥上的雨，停了吗

你会回来，你一定会回来
马儿也会回来
从最远最远的路回来
从最高最高的山回来

火塘的火焰

对着山门的方向哗啦哗啦笑了
要有喜事了，要有喜事了，要有喜事了
包谷粑粑熟了，烤茶倒进碗里了
洋芋也烤熟了。洗脚水已经烧热了

哦，时隔一辈子，真的回来了
铃铛响了，铃铛响了，马帮回来了
我看见你了，看见你了，我看见你了
不要躲着我啊，你不要躲啊

“一根蜡烛一条心，火烧芭蕉心不死啊”

风雨桥上的风，风雨桥上的雨
真的停了吗，停了吗，停了吗，停了吗

山谷回音

哦，我的马帮大哥，快带着好朋友回来吧
他们也许会在驿风往事客栈遇见往事
像故事一样，走进茶马古道博物馆
听说，诗人来到大歇场就不想下山了
向北玩耍至昆明的大象，又返回澜沧江了

人间最大的疙瘩啊
就在我们的心窝窝里
我们的一生，都在被人寻找
只是我们不知道啊
听说澜沧江去大海里玩耍了
不再回来了。大海里有萤火虫吗

一棵树最大的幸福，是原地不动吗
每一片落叶，都身不由己吗
好好活着啊，在天地万物中分辨出自己
像在大歇场俯视澜沧江一样活着
人间之爱啊，才是万物最大的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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